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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 

左汉林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首句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赞美孟浩然像仙人一样远去，次句暗用了“腰 

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典故，含有以成仙和放荡称赞盂浩然的深意。唐代士人包括孟浩然在内多不谨细行，孟 

浩然当时又对前途充满信心，因此他与李白在黄鹤楼的相见和分别，是一次欢会和壮别。并且，李白的别诗甚少凄 

苦之句，而多豪迈壮逸之词。由此可见，李白此诗是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孟浩然，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过 

去论者多以为此诗表达了李白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情的说法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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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黄鹤楼送盂浩然之广陵》一诗传在众口，为人熟知。 

此诗大约作于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春⋯。此前，玄宗居洛 

阳，盂浩然到洛阳求仕，未果，遂决定漫游吴越。他溯浙江入江 

两，后至武昌。扬州在长江北岸，是入越的必经之地。孟浩然要 

从武昌乘舟去扬州。李白时居安陆，间游江夏，在武昌与孟浩然 

相遇。他在送孟浩然到扬州时，写了这首诗。 

关于此诗，论者多以为表达了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 

情。如《唐诗绝句类选》云：“末二句写别时怅望之景，而情在其 

中”。《唐诗解》云：“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 

怅望之情，俱在言外”。《诗境浅说续编》云：“襄阳此行，江程迢 

递，太白临江送别，直望至帆影向空而尽，唯见浩荡江流，接天无 

际，尚怅望依依，帆影尽而离心不尽。”_2 而裴斐《李白诗歌赏析 

集》在解释此诗时则把“怅望”之情向前更推一层，书中说：“孤 

帆的形象本已令人伤心，何况这影子正一点点远去，终于消失于 

碧天之外。眼前只剩下滔滔江水如思念之情一样，滚滚流向天 

边。” 则与孟浩然相别的李白直似与张生相别的莺莺——“听 

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笔者认为，这样理解这首诗是不够准确的。通过对诗意的 

考察，联系李白、孟浩然当时的境遇，笔者认为李白此时的心境 

不是“怅望”，更非“伤心”，而是以成仙和放荡称赞盂浩然，在惜 

别之中满怀着看朋友潇洒远去的欢欣与不能与之同去的企慕。 

人们之所以认为此诗的基调是伤感的，是因为对前两句中暗用 

典故未加详查。 

此诗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崔颢 

《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正用此典。 

此诗被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相传李白登黄鹤楼见过这 

首诗，还写下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句子。 

可见李白对这个典故是熟悉的。李白《江夏送友人》云：“雪点 

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正用此典，亦 

可资证明。“故人西辞黄鹤楼”一句，表层意思是说李白与孟浩 

然在黄鹤楼分别，深层的意思是说盂浩然此去，像仙人一般驾鹤 

飞升，赞美盂浩然像仙人，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暗用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的典故。扬州在武昌下游，故日“下”。此典出自南朝宋粱问人 

殷芸著的《小说》，略谓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 

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 

州”，欲兼l一者。殷芸所云之“扬州”，本指南朝的京城建业(今 

南京)。隋开皇九年现在的扬州市才称扬州，在此之前这里被 

称做“广陵”或“江都” 。“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本与现在的 

扬州无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骑鹤上扬州”的词意发生了 

变化，即在后世诗人的眼中，“扬州”不再指今天的南京，而指今 

天的扬州。而“上扬州”也不仅是指去作什么“扬州刺史”，而是 

还包括了到扬州放浪风流的意思。清褚人获《坚瓠四集》云： 

“隋唐以后之扬州，秦汉以前之邯郸，皆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华 

之地。古语云：骑鹤上扬州，以骑鹤为神仙事，而扬州又人间佳 

丽地也” ，已明言之。殷芸之后，“骑鹤下扬州”一语已成惯 

语。如《南村辍耕录》卷三十四：“口说五千言，乘牛出函谷，愿 

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皆凹闭户先生来 

哉。” 《五杂俎》卷十五：“宋夏侯嘉 常语人日：‘吾得水银银 

一 钱 制诰一 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 

扬州”’ 宋葛长庚《满江红 ·听陈元举琴》：“古往今来天地里， 

人问那有扬州鹤”，方岳《酹江月 ·梦雪》：“招我归来，和春醉 

去，休跨扬州鹤”，华岳《念奴娇 ·倚藤临水》：“十里松萝，一蓑 

烟雨，说甚扬州鹤”。元曲《商调 -集贤宾》：“笑时人鹤背扬州， 

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青山依旧”，《中吕-山坡羊》：“鹏抟九 

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商调 -秋怀》：“合得成就，真 

个胜似腰缠跨鹤扬州”，《左庵词话》卷上：“只乞中山干只酒，便 

抵他，画象凌烟阁。归去也，扬州鹤”，《白雨斋测话》引《满江红 

· 醉吟》：“髀肉晚销燕市马，乡心秋冷扬州鹤”，王庭《临江仙》： 

“不应携妓女，骑鹤下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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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当然写了分别的时间 

和孟浩然要去的地方，但李白的深层意思则是说，在阳春三月美 

好的春光里，孟浩然到佳丽汇聚的扬,jq、l去做美好的“扬州梦” 

去了。 

唐代的扬州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而土子放浪不羁在唐 

代又是尤町指责的。陈寅恪云：“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 

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惭疚 其友朋亦视其为当然，而不非 

议。此即唐代当时土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 

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J,2．i~。⋯⋯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南 

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 

土族甚异。”_7 李白以风流放浪称许孟浩然应该是一件合情合 

理、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种以放浪称许别人的写法也出现在李白其他诗中，如李 

白《魏郡别苏明府困北避》云：“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送 

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云：“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 

遥看若桃李，双人镜中开。”这说明李白常以风流放浪许人，又_日』 

说明唐代不仅不以此种行为为非，反而是抱有一种赞赏的态度。 

《白雨斋词话》卷四：“研南《八声甘州 ·久客扬州追思湖上清游 

之乐凄然有作》云‘记苏堤芳草翠轻柔，柳丝拂帘钩⋯⋯更初 

转，猛惊回处，却在扬州’。极写清游之作，便觉扬州俗尘可厌。 

‘烟花三月下扬州’后，不可无此冷水浇背之作。” 作者 然认 

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写的是放浪之事，故需读此《八声甘州》以 

为浇背之冷水。而《唐诗鉴赏辞典》在解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一诗时说李孟之别是一次“潇洒的分别”} ，虽未注明“下 

扬州”出典，但在对诗意的总体把握上却是略胜一筹，不中不远。 

唐代士人多放浪不谨细行，盂浩然亦不能例外。孟浩然有 

许多诗极写诗酒妓宴之乐。如《春中喜王九相寻》云：“当杯已 

入手，歌妓莫停声”，《崔明府宅夜观妓》云：“长袖平阳曲，新卢 

子夜歌”，《宴崔明府宅夜观妓》：“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烛 

吐莲花艳，妆成桃花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振歌唇。汗滋偏宜 

粉，罗轻讵著身。凋移筝柱促，欢会酒杯频。倘使曹王见，应嫌 

洛浦神”，又《美人分香》：“艳色本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 

解，眉黛拂能轻。舞学平阳态，歌翻子夜声。春风狭斜道，含笑 

待逢迎”。以上诗极写妓乐宴游之乐，有的诗直似宫体。又孟 

浩然有《春情》一首，诗云：“青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 

已厌交欢}拿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坐时衣带紫纤草，行即裙裾 

扫落梅。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亦复如此。从孟 

浩然的诗歌看，李白以“下扬州”称许盂浩然，也算得是言之 

有据。 

从盂浩然当时境遇看，他对前途正充满信心。他与李白在 

黄鹤楼相见，是一次欢会， 亏李白在黄鹤楼分别，也是一次壮别。 

唐代漫游之风很盛，诗人文上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广交朋 

友，干谒公卿。青年盂浩然就有过漫游的经历。此次盂浩然洛 

阳求仕未果，失意自然是有一些。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继续漫 

游。他与李白开元十六年春在武昌相见，然后乘舟去扬州。他 

对前途充满着信心，正准备实现“济苍生”的远大抱负。这一年 

的冬天，他即入京赴试 。他怀有“不才明主弃”的失意与伤 

怀，是这次落第之后的事了。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李白的别诗甚少凄然愁苦之句，而多 

豪迈壮逸之词。如《留别广陵诸公》云：“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 

前”，《广陵赠别》云：“ 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系马垂杨下， 

御杯大道间。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Ii。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 

颜”，《别储邕之剡中》云：“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 

姥，拂石卧秋霜”，《留别金陵诸公》：“若攀星辰去，挥手缅含 

情”，《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 

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 

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南陵~llJL童人 

京》：“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人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送贺宾客归越》云：“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 

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韩侍御之 

广德》：“昔I：t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 

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李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平交 

王侯，蔑视权贵，傲岸不凡。即使是朋友离别，他也绝少作涕泣 

沾襟之态，而多以豪语壮语出之。敏感的诗人当然不会日日兴 

高采烈，但李白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正值开元盛世， 

李白的心态是昂然向上的。他不作怅然洒泪之辞是合乎情 

理的。 

由此可见，李白此诗并非仅仅点明送别的时间、地点和事 

由，而是另有深意。李白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盂浩然，这 

是对朋友的合乎时尚和道德的赞美，又是社交的需要。论者以 

为此诗作于别后，我以为此诗或作于离别之前。 

此诗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紧承前两 

句，是说盂浩然的船飘然而去，融入碧空，霎时便无影无踪，真像 

仙人远去啊。此中绝没有“怅望”“伤心”之情，而是含有一些艳 

羡之意。“驾鹤扬州”，难道不让人称许、赞美和羡慕吗? 

需要指出的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意在李白的 

《江夏行》、《送别》等诗中也曾出现，说明李白对此诗意十分得 

意，故屡变化入诗，自相蹈袭。 

综上，结合唐代风习和扬州的具体情况、盂浩然当时的境 

遇、诗作及李白送别诗的总体风格，经过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一诗用典和诗意的考察，我认为，过去认为本诗表达“怅 

望”、“伤心”情绪的说法是欠妥的。本诗当是以富贵风流称许 

孟浩然，其晴感基调是乐观开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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